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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类型与治理逻辑

———以西部 ３ 个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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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央政策和各部委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已进入加快落实阶段。 基

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基层实践对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三

元社会结构理论阐明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主要动力及治理的内在逻辑。 以西部 ３ 个脱贫

村产业帮扶为例，探讨行政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 ３ 类基层实践类型的实践过程，以及各参与主

体之间的关系，分析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实践特色及形成条件。 最后，讨论行政主导基

层实践、市场主导基层实践和社会主导基层实践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治理逻辑；产业帮扶；脱贫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３－１０

一、研究的问题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两项重大部署，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成为后扶贫时代农村

帮扶工作的核心任务。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既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延续，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国家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 ，强调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

区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随后，中央各部委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快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政策举措，如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７ 日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９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要长期培育和支持脱贫

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长久之策，已有研究把产业帮扶作为巩固脱贫成果

的重点内容并进行了充分讨论。 相关研究认为产业帮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１］ ，实现

了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降低了农户家庭贫困的脆弱性 ［２］ 。 也有研究指出，
囿于脱贫攻坚战目标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很多地方的产业帮扶缺乏系统思维和长远规划，主要

依靠行政化推动贫困户参与利益链条分配，市场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１］ ，产业发展的同质化、短
期化问题突出 ［３］ ，产业链条短、形式单一，产品市场竞争力弱 ［４］ ，发展产业脱贫的长效机制尚未

形成。 关于如何深化产业帮扶进而达至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目标，已有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一是

着眼于产业长期发展，把扶贫产业纳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适度拓宽产业帮扶的范围，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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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实施的系列产业政策，给足产业帮扶过渡时间 ［５－７］ 。 二是立足脱贫地区资源禀赋和区

位优势，围绕发展特色产业继续加强要素支撑，把推动产业升级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心。
以横向融合解决产业的同质化、短期化问题；以纵向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扩展产业发

展空间，促进脱贫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 ［８－１０］ 。 三是认为产业帮扶应更加重视市场作用，充分发

挥企业家才能，提升产业竞争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在扶持企业和提供软硬件

服务的优势 ［１１－１２］ ，以及积极探索小农户产业发展，通过构建巢状市场作为交易载体，使脱贫农

户与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 ［１３］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产业帮扶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作用，指出了打赢脱贫攻

坚战后的产业帮扶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中完善产业帮扶的思路。 然

而，已有研究着重从整体上、方向上探讨如何完善产业帮扶，对基层如何落实产业帮扶政策、促
进巩固脱贫成果的讨论较少，特别是对基层在具体情境中展开产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

实践类型和治理逻辑缺少针对性的研究。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各项政策、机制最终要靠基层实践来落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目标自上而下推进的末

梢，也是市场、社会等其他主体汇聚的实践场域。 在基层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中，政府组织、
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各主体相互合作与影响，强势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并形塑基层实践特色。
由于各主体在不同基层实践情境中有强，也有弱，基层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也会形成不同的

特色和类型。 那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在基层有哪些实践类型，其实践逻辑是什么？ 各类型基

层实践有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社会结构理论中三元社会结构的划

分，尝试提出并阐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行政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的 ３ 个理想

类型及其治理逻辑；并以贵州省 Ｑ 村、重庆市 Ｘ 村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Ｈ 村 ３ 个脱贫村产业帮扶

案例，阐述上述 ３ 类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机制、实践特色和形成条件，指出基层实践存

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对策。

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动力与治理逻辑

（一）三元社会结构和基层实践的动力与类型

实践动力体现于实践主体及其行动。 而实践主体及其行动均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展开

的。 对“社会”范畴的划分，不同语境下也有差异，“社会”范畴一般分为“国家、市场、社会” ３ 个

部分，即三元社会结构。 国家属于政治领域，代表着公共权力，是“第一部门” ；市场属于经济领

域，属于私人领域，被称为 “第二部门” ；国家和市场之外的 “第三域” ，通常被称为 “第三部

门” ［１４］ 。 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的代表性主体；企业组织是“第二部门”的代表性主体；而社会

组织、社区组织、公民个体等是“第三部门”的代表性主体。 不同领域的主体具有各领域的行动

特征或优势。 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权力属性，追求整体利益，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且在我国社会情

景下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企业组织具有私权属性，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在市场运行中

注重效率和竞争性；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民个人的行动特点较为复杂，可以是追求部分群体利

益（弱势群体），强调社会公益（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为个人或家庭发展服务，追求个体发展利益。
随着对治理实践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各领域的实践主体并非铁板一块且在各

自领域内行动，而是相互嵌入，彼此影响与协作的。 因而，广义范畴的社会是一个混合体网络，
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嵌入其中，并围绕规则制定等开展竞争 ［１５］ 。 我国贫困治

理强调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基层实践成了多主体合作的场域 ［１６］ 。
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社区组织、脱贫农户等共同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形成了

多元的动力来源，形塑出多种类型的基层实践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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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基层实践动力源于政府组织。 我国政府是层级性的行政体系。 在考核机制压力下，
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承接使用各部门拨付的资金资源，组织协调各

方力量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基层实践类型。 第二种基层实践的动力源于

市场组织。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要求脱贫地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这些

任务与经济发展相关，也为市场组织获取经济利益（利润）提供了机会。 企业等市场组织按照

市场规律配置脱贫村特色产业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市场主导的基层实践类

型。 第三种基层实践的动力源于乡村各类社区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乡村

社区组织是村域范围内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脱贫村产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实践的重要平台。 经过脱贫攻坚战，脱贫村社区自治组织增多、组织能力增强，有力促进了

农民的组织化。 乡村社区组织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为目标，组织动员脱贫村发展资源，落实产

业帮扶政策，形成社会主导的基层实践类型。
（二）基层实践的治理逻辑

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结构，治理主体在平

等、主动、自愿的原则下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通过建立在共同协商基础上的集体行动解决问

题 ［１７］ 。 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中相互合作、协调、竞争，形成

合力。 然而，各主体在基层实践特定场域的力量强弱、优势差异使得协作与治理的权力配置结

构并不均衡，某一强势主体主导基层实践过程，设置合作治理议程，协调其他参与主体的

关系 ［１８］ 。
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中，行政主导的治理逻辑强调将脱贫村组织行政化，由政府

设定治理的目标并自上而下推进帮扶资源下沉到脱贫村，协调各方参与基层实践。 在考核压力

下，基层政府注重吸纳脱贫农户等弱势群体参与治理行动，使治理行为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的政策设定要求；市场主导的治理逻辑强调建立企业化的组织治理结构，吸纳专业人才根据市

场的需求配置资源，协调各方参与基层实践，并根据对提高效率的贡献大小来分配收益；社会主

导的治理逻辑强调建立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来吸纳与配置脱贫村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资源，协调各方

参与基层实践，对发展收益采取有利于社区整合的分配方式，坚持促进社会团结的分配原则（表 １）。
表 １　 基层实践的治理逻辑

治理逻辑 组织化属性 资源配置 收益分配

行政主导的治理逻辑 组织行政化 政府组织配置 公平原则

市场主导的治理逻辑 组织市场化 市场组织配置 效率原则

社会主导的治理逻辑 组织社区化 社区组织配置 社会团结

三、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产业帮扶基层实践：３ 个脱贫村的案例

产业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典型场域。
产业帮扶基层实践涉及政府、市场组织、社区组织、脱贫农户等多个主体。 根据上文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基层实践类型划分，产业帮扶基层实践可分为行政主导基层实践、市场主导基层实践和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 ３ 种类型。
（一）行政主导基层实践：贵州省 Ｑ 村产业发展的案例

Ｑ 村位于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西北部，地处云贵交界地带，距乡政府所在地 １２ 公

里，距赫章县城 １１５ 公里，是该县最边远的脱贫村。 村庄辖 ５ 个村民组，２２２ 户 ８７１ 人，村民全

部为少数民族，苗族占 ９５％，彝族占 ５％。 村庄平均海拔 ２３００ 米，２５ 度以上坡耕地占比 ９０％，生
态环境脆弱。 ２０１５ 年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５４ 户 ２１４ 人，贫困发生率为 ２５．８％。 经过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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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Ｑ 村 ２０１６ 年实现脱贫摘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阶段，２０１９ 年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

降至 １．０１％，２０２０ 年底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为加快推进 Ｑ 村减贫与发展，２０１４ 年赫章县成立 Ｑ 村党委，推动 Ｑ 村精准扶贫工作，由河

镇乡人大主席等乡镇领导任 Ｑ 村党委书记等职务。 Ｑ 村脱贫摘帽后，河镇乡人民政府和 Ｑ 村党

委立足村庄资源禀赋，制定以发展乡村旅游为重点的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村庄振兴规

划，建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承接上级政府资源。
在种养业方面，Ｑ 村发展矮化苹果、食用菌、蛋鸡养殖等多个特色产业。 经 Ｑ 村党委领导协

调，从对口帮扶地区（山东某市）购入矮化苹果苗，发展 ５００ 亩矮化苹果产业。 Ｑ 村党委负责流

转土地，县级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负责提供产业资金，对口帮扶地区企业提供种苗并安排专业技

术人员指导村民种植和管护。 在产业发展初期，对口帮扶地区企业负责管护矮化苹果产业，３
年后矮化苹果进入丰产期，企业将管护工作交由 Ｑ 村党委组织。 经过乡镇政府和 Ｑ 村党委讨论

协商，最后确定产业发展的收益实行“１１２６”分配机制：苹果产业毛收益的 １０％分给流转土地的

农户（保底不低于 ５００ 元 ／亩） ；１０％支付企业技术服务费用（由县级平台公司支付） ；２０％给乡

镇平台公司（其中 １５％用于支付人工费用，５％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积累） ；６０％用于县平台公司

（农丰源）偿还苹果种植贷款。 项目实施满 １０ 年后公司退出经营。
在乡村旅游产业上，２０１８ 年 Ｑ 村依托老支书留下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

面貌”精神资产及政府投资建成的纪念馆等设施，积极发展以党员干部教育为主题的培训和乡

村旅游产业。 Ｑ 村党委争取上级投资建设了乡村旅游的系列设施，如廉政教育馆、生态公园、观
景路等，并获批建立党员干部教育实训基地。 Ｑ 村党委积极动员联合县级旅游开发公司、县党

校共同发展党员干部培训与乡村旅游产业。 县旅游开发公司负责组织管理和培训人员伙食供

应，指导参与农户建设标准化民宿。 县党校安排教师到 Ｑ 村党员干部教育实训基地授课。 Ｑ 村

党委组织 ４４ 户脱贫农户参与项目并争取到政府资金建设标准化民宿，为参加培训的学员提供

住宿服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Ｑ 村党员干部教育实训基地已举办 ６７ 期县级培训班和 ３２ 期省

级培训班，培训内容有课堂授课、参观 Ｑ 村脱贫历程展览馆、农村生活体验等。 在收益分配上，
县旅游开发公司占 ５０％，提供民宿的脱贫农户占 ４０％，党校及其教师占 １０％（图 １）。

图 １　 Ｑ 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结构

Ｑ 村帮扶产业实践涉及村党委、县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市场组织、脱贫农户等参与主体。
政府主导脱贫村产业发展的组织动员，根据脱贫村资源禀赋和行政资源下拨配置产业资源，按
照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分配产业收益。 其他主体在政府引领下基于自身资源优势参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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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相关环节，并根据政府设定的收益分配规则获得相应的收益。 如在矮化苹果产业发展中，
市场组织在产业发展中负责苹果丰产期前的产业管护和技术服务并获取报酬，脱贫农户以土地

流转、农业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干部培训和乡村旅游产业中政府动员

县级旅游开发公司、县级党校、脱贫农户等主体依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参与产业发展并获得相应

的收益。 政府、市场组织、脱贫农户等主体之间形成以资源为纽带的合作关系。 政府是产业投

入最多的主体和主导主体，获取政治收益；市场组织以技术、管理经验等资源获取经济收益；脱
贫农户以土地或房屋等资源获取经济收益。

（二）市场主导基层实践：重庆 Ｘ 村产业发展的案例

Ｘ 村位于重庆市石柱县深度贫困乡镇中益乡的中部，地处渝东褶皱地带，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
米，距县城 ３７ 公里。 村庄辖 ４ 个村民小组，５４２ 户 １４６６ 人。 ２０１５ 年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８５ 户

３０７ 人，贫困发生率 ２０．９４％。 ２０１９ 年 Ｘ 村实现脱贫摘帽，２０２０ 年底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Ｘ
村属于“两山夹一槽”的山区地形，山高坡陡、土地零碎，村内耕地资源少，生产条件较差。 脱贫

摘帽后，Ｘ 村以产业发展为抓手，以“三变”改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和乡村振兴。
在特色产业发展上，Ｘ 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１＋１＋Ｎ” （１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１ 个公司、

Ｎ 个合作经营项目）的产业发展组织架构。 一是成立股份经济联合社。 由股份经济联合社承接

扶贫资金，协调产业发展所需的土地、人力等要素投入，管理经营性资产。 股份经济联合社管理

成员由村“两委”班子兼任。 二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村级股份经济联合社出资 ４６８ 万元（占

股 ９３．６％） ，１６ 位集体组织成员出资 ３２ 万元（占股 ６．４％） ，合股成立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按
照市场规则协商各方权利、义务、利益分配。 公司向社会公开聘请总经理、会计、出纳等市场专

业人才，开展旅游开发、中药材种植和销售、中蜂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业务。 三是探索合作经

营，公司与其他企业或农户开展合作，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如公司建成扶贫加工车间 ２７００ 平方

米，与太极集团、希尔安等龙头企业合作发展黄精、皱皮木瓜、吴茱萸等特色农产品，延伸产业链

条，注册了“蛮王寨” “龙庄溪”等商标。 公司与脱贫农户合作发展脆桃、脆李、西瓜等水果，以及

黄精、吴茱萸等中药材。 如公司流转 ２００ 亩耕地种植黄精，将黄精返包给 ４５ 户脱贫农户管护，
脱贫农户收益为“管护工资 ２０００ 元 ／亩＋管护地块产业收益 ２０％分红” （图 ２） 。

图 ２　 Ｘ 村产业发展的企业化组织结构

Ｘ 村产业帮扶实践涉及政府、市场组织、村级组织、脱贫农户等参与主体。 村级市场组织

（股份经济联合社和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导产业的发展过程，组织动员各主体参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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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利益分配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脱贫村产业获得政府的资金

和政策支持，但政府并没有介入产业的组织化与决策过程。 外部市场组织、脱贫农户基于自身

要素优势参与产业合作。 作为主导主体，村级市场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较为复杂。 村级社会

组织（村委会）通过村干部交叉任职嵌入村级市场组织。 村级市场组织与外部市场组织、脱贫

农户基于资源优势互补的需要形成合作关系。 基于扩大产业效益的需要，村级市场组织与外部

企业合作延长产业链。 基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村级组织与脱贫农户合作开展农业生产。 政

府虽然提供了资金和政策支持但没有介入产业发展过程，村级市场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属于简单

的协助关系。
（三）社会主导基层实践：广西 Ｈ 村产业发展的案例

Ｈ 村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隶属广西武宣县桐岭镇，距县城 １９ 公里。 Ｈ 村辖 ７ 个自然

村，２７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为 １４７６ 户 ５９１９ 人。 Ｈ 村人均耕地面积 ０．６８ 亩，人均林地面积 ０．６７
亩，人均发展资源少，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脱贫攻坚前村民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粮

食作物，以传统方式养殖鸡、猪、牛等。 ２０１５ 年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３０５ 户 １２２４ 人，贫
困发生率 ２０．６８％。 ２０１８ 年 Ｈ 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２．８６％，成功实现脱贫摘帽，２０２０ 年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脱贫。
脱贫摘帽后，Ｈ 村注重激发村庄与农户双重动力推进产业持续发展。 一是在第一书记引导

下组织实施“党员分类管理” ，激发村庄内源动力。 为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增强干部

和群众的产业发展意识，Ｈ 村第一书记组织实施“党员分类管理” ，根据党员年龄、行业、流动

性、健康等把党员分为“创业类” “管理类” “老弱类” “外出类” “志愿类”等类型，实行差异化管

理。 开展评分定星，按照党员年度得分，确定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４ 个等次，鼓
励先进党员，鞭策后进党员，激发党员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是建立村级产业发展组织，推动产业组织化发展。 Ｈ 村成立村民合作社，村支部书记担

任合作社社长。 村民合作社确定哈密瓜种植、生猪养殖等为主导产业，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动
员脱贫农户、乡村经济精英等参与合作社，共同发展产业。 如哈密瓜种植合作社动员了 ５０ 户脱

贫农户成为社员，脱贫农户入股合作社资金 ９６ 万元。 Ｈ 村民合作社以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等

入股 １５８ 万元，成为最大股东。 合作社发展产业采取社员分工合作的组织化方式。 如哈密瓜种

植合作社设立生产部、技术培训部、营销部等部门，每个部门由党员干部、社员骨干担任负责人。
生产部门组织入股农户以及村内其他农户进行田间劳动。 技术部门由 １ 名有种植经验的村民

担任责任人，对合作社种植哈密瓜实施技术指导。 销售部门由对外联系能力强的党员干部担任

负责人，负责哈密瓜销售与市场对接。 Ｈ 村产业发展实践取得了成功，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哈密瓜产业 ２０１６ 年种植规模为 ２０ 亩、产业经营总收入 ３０．５ 万元，２０１８ 年种植规模扩大至 ２６０
亩、产业经营总收入增加至 １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Ｈ 村民合作社在哈密瓜产业的基础上，
创建千亩“瓜果飘香”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８ 家、特色养殖 ３ 家。

三是完善组织带贫机制，促进脱贫村治理有效。 Ｈ 村特色产业发展成功后，加入合作社的

农户逐渐增多。 如哈密瓜种植合作社，２０１６ 年只有 ６ 户脱贫户社员，到 ２０１８ 年脱贫户社员扩

大到 ５０ 户。 脱贫农户收入水平比较低，缺少入股资金。 Ｈ 村民合作社帮助脱贫农户争取小额

扶贫贷款获得资金入股哈密瓜种植合作社。 哈密瓜种植合作社的脱贫户社员中大部分社员股

金来源于小额扶贫贷款。 Ｈ 村民合作社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劳动，农户既获得产业务工收入，也
能提高农业技术。 如在哈密瓜种植合作社成立初期，脱贫户 Ｃ 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入股 ３ 万元，
２０１７ 年获得入股分红 ５５００ 元、产业务工收入 １．８ 万元。 种植技术提高后，脱贫户 Ｃ 当选为哈密

瓜种植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参与合作社日常管理，成为致富能人。 Ｈ 村产业发展规模扩大、经营

收入增加，带动了村集体股份分红收入的增长。 以哈密瓜产业为例，２０１６ 年村集体获得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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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万元，２０１７ 年分红增加到 １４．４ 万元，２０１８ 年村集体分红进一步增加到 ２０ 万元。 村集体收

入稳定增加，带动了村庄公益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脱贫村的凝聚力。 按照某村干部的话

说就是“讲话有人听，号召有人应，干事有人跟” （图 ３） 。

图 ３　 Ｈ 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结构

Ｈ 村产业帮扶实践涉及政府、市场组织、村级社会组织、脱贫农户等参与主体。 因缺少外部

市场组织技术支持，也没有引入市场专业人才，社区组织产业经营能力较弱。 政府对社会主导

产业的扶持要多于市场主导的产业。 如 Ｈ 村产业发展中政府不仅给予资金支持，也通过驻村干

部引导脱贫村产业发展。 村级社会组织（Ｈ 村的村民合作社）主导了脱贫村产业发展过程，动员

脱贫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对产业发展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制定产业收益分配规则。
市场主导的产业发展中，主导主体（村级市场组织）与外部市场组织是基于产业开发和优势互

补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社会主导的产业中，主导主体（村民合作社）与外部市场组织是基于市场

交易形成松散的供求关系。 社会主导的产业发展中脱贫户成为主导主体的组织成员，对产业发

展决策有一定话语权，获得入股分红和劳动投入报酬，而市场主导的产业帮扶中脱贫农户不是

主导主体的组织成员，对产业发展决策缺少话语权，仅获得劳务报酬和土地流转租金。

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特色与形成条件

（一）不同类型基层治理实践的主要特色

行政主导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特色体现在：一是在脱贫村成立具有行政属性的村

级组织，基层政府（乡 ／镇政府）依托该村级组织深度嵌入脱贫村的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过

程。 如赫章县在 Ｑ 村成立 Ｑ 村党委，由河镇乡人大主席等乡镇领导任 Ｑ 村党委书记等职务。
河镇乡政府和 Ｑ 村党委立足脱贫村资源状况，制定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村庄振兴规划。 二

是政府各部门向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投入大量的资源和项目。 如 Ｑ 村党委积极向上级部

门争取项目资源，在政府项目资源的支持下，建设了蓄水 ２ 万立方米的山坪塘、５ 公里产业路、
生态公园，发展了矮化苹果、食用菌、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 三是基层政府主导脱贫村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的资源配置。 Ｑ 村的矮化苹果产业、旅游产业都体现了基层政府主导脱贫村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的资源配置。
市场主导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特色体现在：一是以企业化的组织结构推进脱贫村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产业实践。 市场主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企业化的组织结构，有助于

脱贫村与外部市场主体开展合作，吸纳市场资源发展产业。 如 Ｘ 村在脱贫后围绕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建立了以 １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联合社） 、１ 个公司（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Ｎ
个合作经营项目的企业化组织架构。 股份经济联合社发挥承接经营性资产、管理经营性资产等

功能。 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其他主体合作共同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发展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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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效率与贡献原则，即产业发展收益分配应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多劳多得） ，对产业发展贡

献大的参与主体应获得更多的收益（股份分红） 。 如 Ｘ 村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脱贫农户合

股联营发展黄精种植，将土地返包给 ４５ 户脱贫农户耕种，农户收益实行“管护工资 ２０００ 元 ／亩＋
管护地块产业收益 ２０％分红” 。

社会主导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特色体现在：一是建立村级社会组织聚集脱贫村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各类资源。 产业发展涉及土地、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 以村级社会组

织主导产业发展，既能有效聚集各类产业发展资源，也能确保产业发展由脱贫村内部主导。 如

Ｈ 村成立村民合作社主导村庄产业发展，由村民合作社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成立相关农业专业合

作社（哈密瓜种植合作社） 。 通过村级社会组织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乡村经济精英、脱贫农户

等产业发展要素，形成村干部（代表村民合作社） 、脱贫村经济精英、脱贫户共同参与、协力推进

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发展收益分配以促进社区的社会团结为目标。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强调

产业收益分配应有助于增强社区的社会团结。 如 Ｈ 村产业案例中村集体（村民合作社）在产业

发展中占有较大的股份并获得股份分红，确保村集体有稳定的收入投入村庄的公益事业发展。
（二）不同类型基层实践特色的形成条件

行政主导基层实践特色的主要形成条件：一是脱贫村因特殊的政治“身份”而得到政府青

睐，是区域内的“明星村” 。 政府向脱贫村投入大量的项目资源，把脱贫村作为各类“新产业”和

“新模式”探索的试点村，深度介入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 如 Ｑ 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受到政府格外重视源于该村特殊的政治“身份” 。 １９８５ 年《国内动态清样》第 １２７８ 期报道了 Ｑ
村极度贫困的状况，但是老百姓没有埋怨国家扶持不够，而是自责“不争气” 。 该报道受到党中

央的高度重视，促成了 １９８８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另外，２０ 世

纪八九十年代为改善生态环境，Ｑ 村党支书带领群众自发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形成了“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面貌”精神。 Ｑ 村成为生态脆弱贫困村生态恢复发展的典型，“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面貌”的精神和事迹得到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 二是脱贫村

远离中心市场，受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较小。 Ｑ 村虽然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得到中央媒体

的多次报道，但是 Ｑ 村地处云贵交界地带，地理位置偏远，村庄周边也没有像样的企业，市场规

模非常小，村民市场观念淡薄，村内缺少经济精英。
市场主导基层实践特色的主要形成条件：一是脱贫村周边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已经形成

或者正在形成产业聚集。 如 Ｘ 村距离所属乡镇中益乡不足 １ 公里。 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实施深度贫

困乡镇脱贫攻坚，中益乡获得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中益乡围绕创

建“中华蜜蜂小镇” ，大力发展吴茱萸、盐肤木等木本药材及脆红李等蜜源植物，新改建 ５ 个中

蜂良种繁殖区（场） ，引进和培育经营主体 １９ 家，发展产业园 ５ 个，打造“花卉种植＋中蜂养殖＋
精深加工”产业链；积极建设“中益蜜蜂小镇”电商平台，开通淘宝、京东扶贫商城。 二是政府给

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脱贫村和脱贫农户刚

脱贫不久，自有资金并不充足，需要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如 Ｘ 村

是重庆市“三变”改革试点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入股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 ４６８ 万元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政府支持 Ｘ 村“三变”改革的建设资金。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特色的主要形成条件：一是脱贫村距离中心市场并不遥远，且脱贫村周

边没有成熟的市场和产业聚集。 受到中心市场的辐射和带动，村内已有少数掌握专业技术、懂
市场的经济精英，但是多数农户农业生产市场化并不明显。 如 Ｈ 村距离县城 １９ 公里，交通便

捷，但是所属乡镇的市场发育不充分，缺少农产品加工企业。 二是脱贫村内部具有较强的组织

动员能力。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强调以村级社会组织聚集土地、资金、劳动力、经济精英等产业发

展要素。 这就需要脱贫村内部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凝聚产业发展要素，促进产业发展。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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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村通过党员分类管理、评分定星等工作机制，显著提升了社区组织的动员能力，有效激励党员

干部优秀人才带头发展产业。

五、结论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的出

台，以及各部委配套政策的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进入加快落实的阶段。 本文研究表明，巩固

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存在不同的实践类型和治理逻辑。
行政主导基层实践强调基层政府深度嵌入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践过程，主导和配置

下沉到脱贫村的各类政府资源，促进政策有效落实。 由于基层政府的直接推动，行政主导基层

实践的治理行动能力强，发展资源充沛，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市
场主导基层实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企业化的组织结构配置和吸纳有关脱贫村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的各类资源，强调发展收益分配应有助于提高效率（多劳多得） ，贡献越大收益越多（股

份分红）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以脱贫村整体发展和社区内部团结为优先选项，强调成立村级社会

组织聚集脱贫村的各类资源，发展收益采取有利于社区整合的方式进行配置，遵循社会团结的

分配原则。
不同类型的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由主导力量形塑特色，同时形成了相应的实践问

题。 行政主导基层实践以行政属性村级组织（Ｑ 村党委）替代脱贫村自治组织配置发展资源，弥
补了脱贫村自身在资源承接与配置上的能力不足，但是不利于培育脱贫村精英，也造成了脱贫

村对政府的依赖。 另外，行政逻辑更强调从供给端（ “脱贫村有什么资源” ）而不是需求端（ “消

费者要什么” ）来配置发展资源（如 Ｑ 村乡村旅游产业） ，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没有形成很好的

对接，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比较弱。 针对脱贫村内部精英培育问题，可把基层政府在脱贫村成立

的行政属性村级组织作为吸纳和培育脱贫村精英培育的重要平台，引导有发展潜力的村干部或

农户进入该组织任职并通过承担相应工作提升能力。 针对脱贫村产业竞争能力弱的问题，可依

托脱贫村成立的合作社（村社一体平台）吸纳村内经济能人、脱贫户，聘请专业人才在基层政府

的领导下开展市场化经营。
市场主导基层实践类型强调效率优先、以能力论英雄，这有助于提升脱贫村产业竞争力，但

也可能使发展收益集中于村内少数精英，加剧农民分化，给脱贫村有效治理带来挑战。 可通过

支持脱贫农户信贷扶持，增加脱贫农户在产业市场化经营中的股份，优先雇佣脱贫劳动力等方

式提高脱贫农户产业发展收益。 社会主导基层实践强调以村级社会组织聚集产业资源并主导

产业发展，但是缺少农业企业等市场主体牵引，脱贫村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条较短，市场竞

争力不强。 另外，社会主导基层实践在产业发展收益分配方面，强调脱贫村整体发展，对经济精

英的激励不足。 为此，一方面，需要政府促成脱贫村联村发展产业，在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

着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不断扩大公共品牌影响力，进而吸引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带动脱

贫村延长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可通过合理增加村内经济精英股份分红等措施，增强村内经济精

英发展产业的干劲。

参考文献：

［１］李小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与实践问题［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２） ：１－３．
［２］王志涛，徐兵霞 ．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 ＣＬＤＳ 的准实验研究［ 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１０） ：３２－４４．
［３］刘明月，汪三贵 ．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机衔接：逻辑关系、面临困境及实现路径［ Ｊ］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２０（４） ：１３７－１４４．

１３

第 ６ 期 覃志敏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类型与治理逻辑



［４］王国敏，何莉琼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 三维整体框架

［ Ｊ］ ．理论与改革，２０２１（３） ：５６－６６．
［５］汪三贵，冯紫曦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１９（５） ：８－１４．
［６］左停，赵梦媛，苏青松 ．聚焦贫困预防：基于贫困边缘人群和新生贫困人群的对策研究［ Ｊ］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９） ：１４７－１５４．
［７］孙久文，李方方，张静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快落后地区乡村振兴［ Ｊ］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５８（３） ：５－１５．
［８］左停，李颖，李世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机制与路径分析———基于全国 １１７ 个案例的文本研究［ Ｊ］ ．华

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２） ：４－１２．
［９］白永秀，宁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提出、研究进展及深化研究的重点［ Ｊ］ ．西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５） ：５－１４．
［１０］仲德涛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 Ｊ］ ．学习论坛，２０２１（２） ：１１９－１２４．
［１１］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Ｊ］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８（３）：１６－２５．
［１２］朱海波，聂凤英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 Ｊ］ ．南京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３） ：１５－２５．
［１３］豆书龙，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Ｊ］ ．改革，２０１９（１） ：１９－２９．
［１４］郑杭生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Ｊ］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 ：１－１０．
［１５］米格代尔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Ｍ］ ．李杨，郭一聪，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１６］冯朝睿 ．后精准扶贫时代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效果评价研究［ Ｊ］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２０（７） ：１３５－１４６．
［１７］熊光清，熊健坤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 Ｊ］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２（ ３） ：

１４５－１５２．
［１８］张立荣，朱天义 ．农村基层协同治理的需求匹配精准性研究［ Ｊ］ ．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６） ：４９－５２．

（责任编辑：宋雪飞）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Ｑｉｎ Ｚｈｉ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 ｏｎ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ｌｅ”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ｊ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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